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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絡處活動：

共修、讀書會、手語、志工訪視、志工培訓、兒童精進班、兒童夏令營等

靜思文化流通處：

圖書、書籍、影音(CD, DVD)、環保用品、禮品、食品等

佛教慈濟基金會 美國中西區 聖路易聯絡處
 Buddhist Tzu Chi Foundation, U.S.A.

Midwest Region, St. Louis Service Center

Website: www.tzuchi.org　　

人間菩薩大招生
您是否願意將您的愛心化為行動，和慈濟人一齊來推動人間美善？

長情大愛中有您，這個世界將更加美好！
人間黑暗角落有著無數苦難與不幸的人，他需要我們付出大愛與關懷。

慈濟四大志業、八大腳印，推動著淨化人心、祥和社會的巨輪，
他需要您我護持和參與。

歡迎您加入慈濟大愛的行列成為會員或志工

8515 Olive Blvd., St. Louis, MO 63132
電話：314-994-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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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U. City, MO 63130
法鼓山聖路易聯絡處 –淨心書坊

7825 Olive Blvd., 聖路易中國城            (91公車與 66公車站前)
網址: www.puremindcenter.org   Tel: (314) 277-5640 email: info.puremindcenter@gmail.com

提昇人的品質  建設人間淨土 

                                                                                     

             
                                                        

 

『人生』要在平淡中求進步 

    又在艱苦中見其光輝!      
 

『人生』要在沉默中求智慧 

    又在活耀中見其悲願!    
                 
                 ~聖嚴法師~ 

 

                 

法鼓八式動禪心法

身在哪裡、心在哪裡、清楚放鬆、全身放鬆

實體共修地點:淨心書坊
• 周日英文禪坐讀書會

每周日 9:30am - 11:30am

網路會議共修地點:您的所在處
• 周六中文讀書會

     每月第二、四周星期六 8pm - 9:30pm

• 周六中文禪坐共修

每月第二、四周星期六 7pm – 7:50pm

• 週五英文禪坐&讀書會
每月第一、三周星期五 7:00pm-8:30pm

~歡迎您加入我們的活動。~ 

詳細課程、報名請至我們的網頁查詢。 

一生難安 2-2
還讓人疑惑的是，那夜老尚眼見他伸手摸

索，並不是因為別的。警方在他的枕頭下找出

一瓶鎮定劑，它可以中和精神藥物強烈的副作

用，換句話說，那是解藥。

難道是因為中毒的痛苦，李可在最後關頭

試圖用平時緩解焦慮的鎮定劑救命，但是那個

時候，手指劇烈的抽搐已經無法打開瓶蓋了。

這件事在學校裡流傳了很久，想不到一個

受過良好教育的大學生對待生命會這樣輕率。

而檢測結果卻是，李可雖然有輕微的偏執

和焦慮，服用一些藥物完全可以控制，絕對達

不到精神病的程度。這些負面情緒，往往由高

中時的壓力和大學裡的茫然催生，是學生中常

見的心理問題。

也就是說，李可是個正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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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青近來的心情很好，她很漂亮，而她的

耳垂最漂亮。志遠送她的鉑金耳墜是時下最 in

的，配上他送的駝絨短風衣，如同封面女郎，

舉手投足間透著炫耀。

這些都是何青一直想要的，對志遠提過多

次，終於在耶誕節實現。

輪廓俊朗，雖有些張揚，但出手闊綽，自

然是很多女孩心目中的理想男友。

那些室友也過得滋潤，志遠這小子不知為

什麼越發大方了。晚上沿江的酒吧街時常有他

們的身影，仿佛是為了擺脫陰影開始及時行樂

。價格不菲的紅方，只拿來當啤酒喝。回宿舍

的路上，醉醺醺地坐車裡，志遠的名牌襯衫上

有些褶皺，老尚打趣道，嘿，哥們，你老爹要

是再承包了什麼大專案是不是應該送你一輛車

代步了？那你在學校可就是蓋了帽了。

志遠扶著頭哈哈笑，他的家境為別人所羡

慕，父親在西南承包礦山，日日進賬可觀。似

乎所有人都忘記了在開學時，志遠有些寒酸地

拖著一隻舊箱子站在宿舍門口的窘迫。酒精使

人健忘，葛華只說志遠你當時是害怕我們仇富

所以喬裝打扮吧。

那些流言一個月後漸漸沉下。志遠借著酒

意吹風，覺得自己做得有些絕然，可如果不這

樣，自己的偽裝恐怕遲早會被撕破吧。

是的，他設了一個局，不想節外生枝，只

得下了狠手。

用一枚紙片堵住鎖孔，那麼老式的卡鎖就

失去作用。把那副用外衣蓋住的骨架放在床上

，就剛好可以偽裝成熟睡的模樣。他溜進停屍

間，取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又恐怕學校發現

，於是伺伏在暗處引李可前來，嫁禍給他。穿

上他的衣服出現在監控錄影裡，就是最好的證

據。做完這一切之後，再將那枚紙片取下，房

門被真正鎖上，他安全極了。

簡單的方式往往奏效，那具已被白腹蟲破

壞的屍體千瘡百孔，沒人會再注意到死者的眼

角膜不見了。

只是他沒料到學校會把藥品丟失事件也牽

扯進來，李可因為焦慮而服用一些藥物他是知

道的。為了洗清自己的嫌疑，乾脆殺人滅口，

那瓶牛奶裡被他下了毒，就用從實驗室盜出的

藥物，李可在深夜意識到中毒的時候，全身劇

烈的反映已經無法讓他服用解藥了。

那對角膜令他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收益。這

麼大的一筆錢，是他僅靠偷藥所不能達到的。

女友的依賴，朋友的贊許，旁人的羡慕，

都把他高高地捧至雲端，這感覺充滿誘惑，只

要你有錢。

他並不為犯罪而懺悔。李可知道他的底，

他知道那個在當晚的錄影中出現的神秘女孩的

身份，單憑這一點，他就必須阻止他開口。

而那個女孩，銷聲匿跡了很久，元旦前夕

，再一次出現在學校周邊。

志遠頓時前所未有的緊張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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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月末的一天，巡邏的警衛偶然看見沿

江的那條路上，有個女孩鬼鬼祟祟地張望著。

這引起了他的警覺，直到欄杆外出現志遠的身

影，警衛才恍然意識到，這人極有可能就是錄

影中的神秘女子。

為了避免打草驚蛇，他在遠處密切注視，

並暗地裡通知了其他人員從兩面堵截。她是整

個事件的關鍵，如果抓獲她，那麼之前的種種

疑團就都可能解開。

在他的視線中，志遠和女孩不知說了些什

麼，然後女孩掏出一枚紙卷交給他。在距離兩

人前後百余米的位置，校警已經兵分兩路，不

動聲色地靠近過來。

他們一定心中有鬼，否則斷不會在看到警

衛時方寸大亂。這個旁觀者看見男孩突然對那

個女孩說了一句話，女孩呆在原地一秒，然後

拔腿就跑。

兩隊人立刻沖上去追趕，志遠當時就被按

在地上。而那個女孩在跑至江堤邊上才發現已

無路可退，她緊張地看著左右兩隊人向自己靠

近，她的身後是四五層樓高的堤壩，下麵滿是

嶙峋礁石，如同懸崖，她只能束手就擒了。

就當那些人只差一步的那一刻，所有人都

驚呆了，那個女孩就在眾人的目光中，決然轉

身，縱身跳下。

她跌進堤下交錯的岩石中，摔得血肉模糊

，當場斃命。

他們只好聯繫駐校派出所的警方介入，從

志遠手裡，找到了那卷紙，裡面是兩千元錢。

志遠說，這個女孩在幾天前聯繫到自己，

說是李可還有一些東西沒有給她。她給了自己

一筆錢，交換這些東西。

她是誰？她要你給她什麼？警方問。

我不知道，我對她說我不知道她說的東西

是什麼在哪裡，我告訴她李可已經自殺了。她

就要我去學校東側廢棄的那些倉庫裡找來李可

藏在那裡的東西給她。

那你為什麼不報案？

我……志遠驚懼地顫聲說，她說她會給我

好處的。我一時糊塗，

在志遠所說的那件庫房裡，警方找回了大

部分失竊的藥品和醫療器械。而女孩的遺體上

有一張紙片，寫著志遠的學校和他的電話。

她看似只有二十出頭的樣子，容貌有些老

，手上有大片的老繭。這樣的外來打工女孩，

在三鎮彙聚九省通衢的江城比比皆是。沒有檔

案，沒有身份，就像是一隻無人理睬的昆蟲，

她死了，她的上線是誰，有多大規模的團夥，

都不得而知。葛華只說自己見過她，在開學不

久，那時她穿一件藍布褂子，在學校一角和李

可交談，志遠也在。這個人一定和李可認識很

長時間了。

不過好在證據已經充足，上面也催促，就

草草結案了。

志遠受了處分，警方斥責他如果有一點不

為金錢所動的正義感，就不會讓案子這麼不明

不白的結束。

他回來的時候，何青和室友們都表示了關

心。他們都說想不到李可還有這麼複雜的背景

，不過都過去了，安慰志遠不要放在心上。

那天晚上，志遠躲在被子裡，咬著牙用手

指狠命地在手臂上掐出血痕。那個夜晚如此沉

悶，沒有人聽到他壓抑的，撕心裂肺的低哭。

從頭至尾，他偽裝得天衣無縫，沒有一個

人懷疑到他。如果警方會再多一些時間，調過

頭查查自己的家底，那麼自己必然萬劫不復。

在江堤上他對那個女孩說的話是：快跑，

被他們抓住你會害死我的！

而之前那個女孩對他說：哥，你曉得不？

黑子早就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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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志遠一路顛簸，回到家鄉。

沒有什麼開礦的父親和富有的生活，那都

是他維持虛榮的假像。西南大山深處，名不見

經傳的小村，全國最貧窮的地區之一。

無法想像這裡閉塞貧瘠到什麼程度。坐落

於崎嶇山區，沒有耕地，沒有可靠的經濟來源

。很多家庭擁有一隻下蛋雞，便是最珍貴的財

產。用雞蛋換鹽，在壩子上稀缺的平地上種植

一些作物，每個月得趕很遠的路去鄉里的集市

上賣一些果實和藥材。

誰會想到，當他在江城揮霍顯擺的時候，

往前三年，他還是一個每日赤腳用一隻洗衣粉

袋子包裹書本趕十幾裡山路上學的孩子。

幾十米深的礦井像是吃人不吐骨頭的惡獸

，絕少安全措施的小煤窯。垮塌滲水事故時有

發生，然而不去做又沒有生路。用當地人的話

說就是，吃的是陽間的飯，幹的是陰間的活。

父親以前就在礦上做工，在一次事故中被

砸斷了腿，黑心的老闆滿腹流油卻只拿了一千

元了事。家裡瞬間垮下來，母親身體本就不好

。那時正上高中，妹妹小自己一歲，已經輟學

。

家裡惟一的收入，就只有黑子了。

志遠十歲那年，父親在林子裡救下一頭小

熊，周身漆黑，胸口有一道V字形的白

色毛髮。他一時動了善念，就把它帶了

回來，用土法子治好它的腿傷。從此，

它成為了家裡的一員。

黑子那時只一歲，養傷那些天很安

靜，吃糠餅和麩皮，後來自己白天去山

裡尋食，晚上回到山腰的木屋外打盹。

烏溜溜的小眼睛和龐大的身軀，憨笨的

姿態令人忍俊不禁，對家裡人格外順服

，宛如最忠誠的衛士。

父親出事那年，黑子已經九歲。那

個下午，父親拉著斷腿把它誘到了鐵籠

裡，他冷著臉開始了最為殘忍的行動，

活取熊膽汁。

被捆住的黑子在籠子裡掙扎著，腹

部的皮毛被清理乾淨。那枚鋼針尖銳地

刺穿皮膚沒入身體，山野間回蕩起慘絕

哀嚎，鋼針的另一端先是滴出血水，然

後金綠色的粘稠膽汁就流進了瓶子。

黑子從此整日被關在鐵籠裡不能動

彈，它的傷口因為每月取膽汁而最終感

染，發炎潰爛成一灘血糊糊的窟窿，醫

治好以後父親乾脆不再將鋼針取出。任

它被癒合的皮膚裹住，探出駭然的金屬

管。

此後再有人靠近籠子，黑子就會極

端恐懼地縮成一團，在籠子的一角瑟瑟

發抖，那種痛苦哀求的眼神，總令志遠

心驚肉跳。

可是他沒有辦法，如果不這樣，一

家人就無法活下去。那些膽汁凝固成為金色的

膠狀固體，父親每個月去縣裡賣給藥販子，維

持生計，一直持續到志遠考上大學。

驚喜後是巨大的擔憂，家裡拿不出學費，

志遠想申請助學貸款，但是村支書因曾打過熊

膽的主意不成而不肯蓋章。他是家裡惟一的希

望，父親做夢都想志遠能混出個樣子來。一家

人沉默了一夜，最終父親應下鄰村一個老男人

的聘，答應將妹妹嫁給他，用他的彩金給志遠

作學費。

而最後，妹妹和他一起去了江城，他們無

力顧及這會給家裡帶來多大困境。兄妹二人在

這個紙迷金醉的大都市里相依為命，哥哥上學

，妹妹先是撿瓶子拾垃圾，後來做服務員做保

姆，辛苦地供著志遠。每隔一段時間悄悄來到

學校外面，把自己微薄的收入盡數交給哥哥。

如果志遠可以理解到家人為他所做出的一

切犧牲，恐怕今天，他就不會走到這一步了。

都市的繁華勢利強烈地衝擊著他那根自卑

的神經，在家裡他是中心，從小到大一直是被

盡可能優待的角色。然而在大學裡，同學的輕

視怠慢，譏笑嘲諷都讓他陷進想極力逃脫的窘

境。他從未如此渴求錢帶給他的驕傲，他太羡

慕那些家境優越的學生了，羡慕到嫉妒到憎恨

，他們如此瀟灑風光，自己每一步卻都如此艱

難。

他尚不知這種心境的可怕，越發頻繁地向

家人開口，拼命地打工，在同學面前竭力偽裝

，以為就可以樹立起高高在上的尊嚴。在何青

出現之後，都市女孩的奢侈和張揚讓他變本加

厲。

一次和妹妹見面被李可碰見，從此他不允

許妹妹再來學校，只能在校外等，他拿了錢就

走，不再多說什麼。接著動了別的腦筋，偷藥

品和器材變賣，直到他最後瞭解到一雙角膜的

價錢，就炮製了那樣一個局，使李可做了替死

鬼。

志遠不知道妹妹將他看得有多重，她深信

哥哥能給家裡帶來幸福。她從不提自己所經受

的苦難，任何要求都答應他，就連那夜她等在

校園外把哥哥給自己的東西交到某個人手裡，

也毫不懷疑地執行。

她不知道發生了什麼。她最後一次來只是

告訴哥哥她回了家，黑子在他來城裡後沒多久

就死了，把幾個月來攢下的錢交給他，希望他

能回家看看。但是哥哥對她說，被他們抓住你

會害死我的。她被他嚴肅的臉色嚇住了，她不

能害死哥哥，她不能被抓住，即使，要她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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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親在門外看到志遠的身影，仿佛被雷擊

一般，手裡的提籃摔在地上，他緊張地往家裡

喊了一聲，他媽，志遠回來了！兒子回來了！

然後急匆匆瘸著腿迎上去，殷勤地為他彈土，

說怎麼也不提前說一聲，小妹呢？

他舌頭打結，謊稱妹妹在城裡上班，春節

就不回來了。

走進院子，一眼就看到了角落裡空蕩蕩的

鐵籠，一如長久以來折磨自己的那個噩夢。為

了一份無謂的虛榮和畸形的自尊，他害死了妹

妹，此時仿佛她所有的頭髮都化成鋼針，根根

刺在心上，令他一生難安。

父親喜悅中透出恐懼，好像阻攔兒子不讓

他進屋。而志遠心裡也突然升起了一個疑問，

小妹說黑子很早就死了，那麼這三年來家裡每

月寄給自己的錢，又是從何處來的？

一進屋，家貧四壁的舊房子讓他羞愧難當

，母親側躺在床上，蓋著一層被子，她形容枯

槁，瘦得嚇人，蠟黃的臉色觸目驚心。

母親驚慌地看著兒子，眼睛渾濁空洞，枯

枝般的手臂伸出來，想要摸摸久別的兒子。

也不提前說一聲，我們這都還……父親齟

齬著說道。而志遠只是驚聲問，我媽她怎麼了

啊？

病了……一直沒敢和你說，怕你在城裡分

心，沒事……歇兩天就好了。老實的父親給母

親使了眼色，她將那床被子緊了緊，僵臥在那

裡。

一個令他撕心裂肺的念頭跳了出來，志遠

仿佛猜到了那些錢的來源，他被這個念頭嚇得

渾身顫抖。他走上前去，撥開母親捂著的手，

掀開了那層被單——母親腹部那道手術縫合的

疤痕恐怖糾結，觸目驚心。

黑子死了以後，我們實在沒辦法湊錢給你

了，你媽就說……賣個腎吧……你不用擔心，

你媽身體最近好多了，不怎麼影響……身後，

父親結結巴巴地說。

志遠好像看見，那枚曾經插在黑子身上鋒

利殘酷的鋼針，早在三年前，就刺在了母親的

腹部……

1975年，我家住在太行山深處的鐵路工地上。

那時，我在工地辦的複式小學讀二年級，一個年級

只有兩個孩子。

和我同級並且共用一張課桌的男孩叫范小山。

他的爸爸是個專門在工地進行放炮的爆破手，長得

很高大，曾在過年的時候領我們幾個淘氣包到河邊

上放過雷管。那時候，我們剛剛敢大著膽子把俗稱

小鞭的炮仗拿在手裡點燃後拋向空中，看人放雷管

還是頭一回。所以，雷管巨大的爆炸聲嚇得我們捂

住耳朵還直勁兒尖叫。而范小山的爸爸卻像我們放

小鞭似的拿著插了雷管的炸藥包點燃導火索，然後

從容地拋向河心，讓炸藥包在河面上轟隆隆地炸響

。

我們幾個看過范小山爸爸放雷管的男孩子，都

對他佩服得不得了，覺著他要是上戰場肯定炸反動

派的碉堡不費吹灰之力。可是春節後不久，範小山

的爸爸卻在放炮的時候釀成事故，自己把自己炸死

了。工地上的人都很納悶，覺得他死得蹊蹺，一個

放炮將近二十年毫毛都沒傷過的老工人，怎麼能犯

導火索太短、導致沒有跑出危險區這樣低級的錯誤

呢？

後來範小山告訴我，出事的頭天晚上，他們一

家三口在乾打壘的家屬房裡聽收音機時，忽然屋外

有人高聲喊他爸爸的名字。他爸爸答應著去開門，

屋外卻沒有人影，一連三次。當時，他爸爸以為是

有人惡作劇、鬧著玩，可是第二天就出了

事。他爸爸死後有人告訴他媽媽，那是小

鬼在喊他爸爸的魂靈，他爸爸答應三次魂

靈就叫小鬼勾走了，所以他爸爸就第二天

喪了命！

範小山囑咐我，聽見陌生的聲音喊自己，千萬

別答應！

轉眼到了1983年，我們家已經搬到了長白山下

的長圖鐵路茶條溝火車站，而我已經是中專二年級

的學生了。暑假時候，我在自家開荒的地裡幹完活

回來，順著鐵路線一邊踏著枕木走一邊唱歌，完全

忘記了鐵路上還要跑火車。就在這工夫，我清清楚

楚地聽見有個陌生的聲音在急促地喊叫我的名字，

尖銳而且刺耳，讓我一下子就想起來範小山的告誡

。我把嘴閉得緊緊的，不顧耳邊一聲接一聲的喊叫

，加快腳步往家走，也不知是被誰推了一把，還是

腳下絆了一下，反正我斜著身子向路基下邊摔了出

去，重重地摔在路基的石渣上，接著滾到了路基下

面。就在我滾下路基的一瞬間，一列火車呼嘯著從

我耳邊開了過去。我當時摔得傷口挺疼，可是心裡

卻暗暗慶倖：幸虧沒答應，要不然就撞死了！

回到家裡，老媽看見我摔得臉上手上都是傷口

，心疼得一邊抹紫藥水一邊問我是怎麼回事，我如

實說了。老媽沉吟了一小會兒，囑咐我道：“神鬼

，也是有好有壞的，看來今天喊你的小鬼是在提醒

你，還救了你！以後遇上陌生的動靜招呼你，別怕

，不答應歸不答應，可得四處打量打量，千萬別屈

待了好心鬼的善心，讓自己丟了性命！”

陌生的聲音


